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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山记

■■ 梁永利

（外一首）

提起西湖，大家一

定会在第一时间里想到

杭州的西湖。其实，中

国有三大西湖——杭州

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并且这三

大西湖都曾是苏东坡被贬到过的地

方。人们形象地称杭州西湖为“吴宫

西子”，惠州西湖为“苎萝西子”。可

以想见，惠州西湖更为质朴、本色。

更重要的是，惠州西湖在三大西湖中

是唯一一个由东坡先生亲自命名并

修建的。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去

追随游历一番。

雾气缭绕，花影轻浮，波光盈盈，

青峰隐隐，让我一时间真误以为自己

到了杭州西湖，但仔细定睛一看，还是

有所不同。相较于杭州西湖的开阔明

艳，惠州西湖要袖珍素朴许多。正是

那首诗说得好：“西湖西子比相当，浓

抹杭州惠淡妆，惠是苎萝村里质，杭教

歌舞媚君王。”人到不惑之年的我，觉

得这样的本色素朴甚好。

水帘飞瀑、半径樵归、野寺岚烟、

荔蒲风清、桃园日暖、鹤峰返照、雁塔

斜辉、丰湖渔唱……我在《惠州府志》

的记载里，寻觅着这半城山水，一湖诗

意。我缓步苏堤，在烟波翠微中赏一

朵花，观一萍湖。若你执意要问此花

与彼花有何不同，此湖与彼湖有何不

同？我想，天下之花，天下之湖，并非

有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

你在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下遇见罢了。

你心中之花便是此花，你心中之湖便

是此湖，只能是这一个，而不能被任何

其他所取代。

山水之于人，也有着命定的缘

分。就如同西湖与东坡，处处相随，伴

其一生。即使东坡先生到了岭南，这

个当初被称之为瘴疠之地，也要造出

一个心中的西湖来。

抵惠三个月后的苏东坡有一次游

丰湖，在醉眼蒙眬中，他登高览胜，诗

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赠昙秀》一

诗。诗曰：“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

岭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

冉横秋水”。东坡误将丰湖当作西湖，

此后，人们就将丰湖改名为西湖。

一座石桥，或许早已看透了人世

的兴衰，不悲不喜地站立在那里，守护

着被烟雨淡化的时光和苏东坡的风霜

遗迹。

一位清丽的女子，是惠州西湖绕

不过去的存在，也是惠州西湖得以修

建的缘起。

她就是苏东坡的生平知己王

朝云。

王朝云是苏东坡晚年颠沛流离生

活中的最大安慰。她知他，懂他，安慰

他，陪伴他。怎奈佳人终不耐岭南之

瘴，病死于惠州，时年不过 34岁。苏

东坡按照朝云的心愿把她安葬在西湖

之畔。在墓上筑六如亭纪念她，并写

下了痛彻心扉、感人至深的联句：“不

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

每逢暮雨倍思卿。”

苏东坡在朝云死后，几次梦里都

梦见了她，只见朝云衣裙尽湿来到东

坡面前，东坡询问其缘由，朝云回答是

夜夜哺儿渡湖回家所致。梦醒后，东

坡大为不忍，故兴筑湖堤，以期方便梦

中的朝云与惠州的百姓行走。

生于钱塘西湖卒于惠州西湖的朝

云，将自己的生命与西湖融为了一体，

在东坡的诗文里，一次次前来，红袖添

香，又一次次离去，独留东坡一个人黯

自销魂。

我在朝云墓前静默了。想东坡与

朝云的感情是多么难得，既为知己，又

为爱人。年轻时的风花雪月不敌风霜

雪雨时的不离不弃。人生行走了一

半，方知后半生最重要的人是谁了。

纵使生死有命，也要珍惜每一个相知

的当下。

一个人是怎样面对劫后余生唯一

的心灵依靠都离他而去的，这种痛苦

绝非我们一句话就可以开导与抹平

的。我想，东坡是伟大的，朝云也是伟

大的，他们都是人生通透之人，生死于

他们而言，刹那即永恒。

虽然苏东坡在惠州寓居的时间并

不长，仅仅两年七个月后，他就被迫离

开惠州，再次被贬至天涯海角。但惠

州之于他，和他之于惠州，都有着非同

凡响的重要意义。

惠州之于东坡，是他乐观豁达人

生态度形成的第二座里程碑，是他初

到岭南凄迷愁绪无处安身的收容所，

是“情”之一字对他作出的最后一份

考卷。

东坡经受住了命运残酷的考验，

给惠州留下了传奇，留下了知遇，留下

了魂魄。一自东坡后，天下晓惠州。

突然耳边回响起一首歌，“我吹过

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

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如今，东坡先生的脚印恐怕早已

被山岚云雾淹没，但我吹过东坡先生

吹过的风，攀过东坡先生攀过的山，赏

过东坡先生赏过的湖，这就足矣。

欣然接受命运的每一次馈赠，或

欣喜，或悲伤，皆是不可多得的历练，

经历过便好。这就是我此次岭南寻迹

的最大收获吧。

我在东坡祠前深鞠一躬，感恩。

其实这座山没有龙

只有弯几弯的湛堰河水

这座山没有古老的寺庙

铜鼓王的传说里

鼓声敲碎投荒的先人

这座山没有鸟巢

成群的白鹭分布在日月星

三岛

每个岛的红树藏着观察仪

山脚的水不深

贪玩者时常迷途

不怕捕捉的小鱼，在咸淡交

汇处

转换它们的味觉和嗅觉

海榄，比水稻耐温

胃口大了，干旱的年份

营养成热销产品

有部分稀奇的草籽

不用喷虫毒蚊咬的广告

有人水土不服

在这里采吃香茅、芦荟、鱼

腥草

九龙山尚未张开密口

几场泥石流，筋骨已显山露水

山龟偶遇潭边的金鲤

它们为雷州的春天

修炼了几百年

踏青时节，散发众多异乡的

汗水

玉蕊

护林员告诉我，它叫玉蕊

特别阴性的红树

今夜要开苞，苞太可爱了

一串二三十个。可爱！

我形容不出，打个比方

有心的女人，招展节节枝条

皮表茸茸，裂变声征服暗色

哑巴半辈想着表达这种声响

如回到孩提的稚语

如即将逃离禁锢

摄像者屏息到缺氧，昏厥状态

孤芳露出，祈祷吧

月的影铺在地上

众多的箭挂起弓弦，嘘

玉蕊，我叫不出声

整个湿地，或者红树之城

宝贝它，一场散花舞结束

温馨之夜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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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似隐喻般不可言

说。有时如登高山，巅峰处

志得意满风光无限，却一招

不慎坠入深渊，顿时险象环

生，命悬一线；有时如死里逃生，泛舟

湖上，烟波浩渺间始觉人生如寄，不知

所终；有时如雪泥鸿爪，除了几处漂泊

时残留的爪痕，什么也留不下；有时又

如白鹭行走于暮色里，身心俱空寂，心

也从容，行也从容……人之一生，不过

是一场与自己对弈的棋局，无所谓输

赢，得失皆自选，只不过落子无悔罢

了。在生命与信仰之间，或明或暗，或

生或死，都可以有一道光，照亮命运沼

泽里的每一步踉跄。

千百年来，有一个人的命运让人

悲，让人喜，让人一怜二叹三击节。当

命运之手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他逼到

绝境，他的人生境界却破茧成蝶活出

了新生。他把坎坷活成了豁达，把悲

惨活成了乐观，把纠结活成了洒脱，他

活成了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活成

了沧海桑田后灵魂的不慌不忙与岁月

的荡气回肠！

他，就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

这是一个伟大而响亮的名字，在每

个人的心里都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这

个名字响彻了中华大地，响彻了古今。

其“文章似韩退之，吏笔如司马迁，英俊

如仲宣、子建，豪迈如居易、宗元，风骚如

杜少陵，疏狂如李谪仙，高洁如谢安、李

愿，德行如闵子、颜渊。”苏东坡集才、德、

情、性于一身，豪放中见婉约，疏狂中见

性情，古今难得之才子，难得之豁达超脱

之人！王国维曾说，“三代以下之诗人，

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

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

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

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如果有人问我最崇拜的偶像是谁，

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苏东坡。说

来，我与东坡先生也算是有一段命中注

定的不解之缘：

十数年前，值吾研究生毕业季，亦

为吾人生首次困厄之时。回想当日，仍

觉往事悠悠，不堪回首。那种伤感，非

言语所能达。吾痛定思痛，携伤痕以研

读东坡诗文，集全部精力以解读坡翁之

精神世界。飘飘乎，恍若亦游于赤壁之

下；须臾间，似亦梦见鹤之幻身道士，言

点醒吾之警语。心随坡翁游历辗转于黄

州、惠州、儋州，百转千回，兹游奇绝……

坡翁有词云：“人生如梦，何曾梦觉？但

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

叹。”坡翁为“燕子楼空，佳人何在”而扼

腕太息，孰料千年后，吾亦为翁恸容，为

翁浩叹！即引东坡为吾异代知己，下笔

数万言作为吾毕业论文以记之。几月

后，吾终以“优秀硕士论文”之成绩报

导师三载教诲栽培之恩。

毕业后，北漂之艰辛，方悟东坡之

“一夕或三迁”之痛；受人嫉妒排挤，方悟

东坡为挚友所害之伤；生活困顿，方悟东

坡“日分三钱”之苦；感情动荡，方悟朝云

陪东坡垂老投荒之情！人生难得一知

己，东坡万般不幸，然所幸还有一朝云知

之伴之。吾感之，叹之。

多年之坎坷经历，吾依然未改小

女子之柔态，依然于无人之深夜，偷洒

一把辛酸泪……家父训而告曰：“若他

人如此还可，汝便不可！汝为专门研

习东坡之人，非但不豁达大气，还如此

婉约柔脆，实非学东坡之精髓也！仅

皮毛耳！浅薄甚矣！”吾不服，低声辩

解道：“吾本小女子，非伟丈夫，本性婉

约，何故非豪放不可也？”家父叹曰：

“汝之多年艰辛白费也！须知，人可婉

约，但不可至极。至极则无骨，经不起

沧桑也！”吾闻之心惊，无言以对。家

父摇头叹吾之尚未悟……

此后，岁月渐长，吾已人到中年，

又再逢人生坎坷，方感同身受于东坡

之真情实境，一贬再贬，垂老投荒，生

死难料，每于落魄处常怀豁达之心，委

实难得，真真英雄也！方弃吾婉约之

态，以东坡先生之旷达为榜样，助吾涅

槃重生。

人常说，人生不如意，读读苏东坡。

其实，于我而言，读已经不能满足

我的需求了，我更渴望沿着东坡先生

晚年的足迹走一走，更真实地跟随他

的脚步，触摸他的灵魂。用他博大而

深刻的精神世界为自己的心灵重注新

鲜血液，开启一段精神之旅。然后，风

轻云淡地对人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一

蓑烟雨任平生。

于是，我选择了“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岭南，选择了“一自

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的惠州，

选择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

第新”的罗浮山，和“人间胜绝略已遍，

匡庐南岭并西湖”的惠州西湖。

这里是苏东坡经历仕途上的第二

次坎坷，也是他“问汝平生功业”的第二

站，这多像我们兵荒马乱的中年时光，故

此我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间，先从惠州开

始我寻迹的步伐。

像道家的拂尘

驱走了尘世的忧烦

和暑热，罗浮山有一

种出世的清凉。沿

着石阶拾级而上，在烟云雾霭

中体会山水画的意境和留白的

禅意；在“罗浮生百草，棵棵有

奇效”的传说中寻觅藤石松、翠

云草、瘤足蕨、铁芒萁、海金沙、

黑桫椤、米仔兰……看哪一棵

是医治人世疼痛的良药；在一

块石头上枯坐，抚摸它的孤独，

丈量它前半生陷入红尘的缘分

深浅和后半生逍遥自适的安静

肃穆。

几声鸟鸣，像悬挂的禅语，点

醒来往的游客。我在揣想白云深

处朱明洞的静虚。东坡有诗云：

“罗浮高万仞，下看扶桑卑。默坐

朱明洞，玉池自生肥。”纵情山水、

参禅悟道，或许是苏东坡排遣内

心苦闷与政治失意的一种方式。

尽管仕途步入绝境，甚至生计堪

忧，但罗浮山给了他初到惠州的

心灵慰藉。想到这里，我不禁想

马上看看东坡曾在此处“默坐”的

朱明洞。

山路漫漫，树影遥遥，然我

已经有些疲累，想休息一下，但

又觉朱明洞还未到，心有不

甘。正在纠结间，我突然想起

东坡先生的一件往事，不觉微

笑，顿时轻松起来。

松风亭是苏东坡寓居惠州时

常去的地方。有一次，他刚走到

半山腰，就觉得很疲乏了，他想着

等到了松风亭再休息吧。可是抬

头看看，松风亭还在树影婆娑处，

遥不可及，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对自己说，

“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于是，心

情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是啊，这里怎么就不能歇

息呢？何必一定要爬到山顶

呢？人生际遇又何尝不是如

此！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

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有

时，执念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

种桎梏。遵从本心，放下执着，

会如禅宗开悟一般，心情顿时

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罗浮山作为我国道教第一名

山，引来无数名人雅士的喜爱与

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杨万里、

刘禹锡等人皆涉足过罗浮山。而

其“岭南第一山”的盛名，还是得

益于东坡先生的《食荔枝》一诗。

东坡先生与罗浮山的缘分匪浅，

不仅留下了千古传诵的诗文，还

留下了有趣的动人传说。

相传，苏东坡一日酒后在

去往朱明洞时过会仙桥，忽遇

一村姑，不禁随口吟诗一首：

“寻幽探胜入罗浮，乘醉策杖觅

归途。雨后山花香更美，村姑

回眸胜仙姑。”而村姑也不甘示

弱回诗一首：“东坡游罢过西

湖，举杯邀月作狂徒。是非只

因多开口，记得朝廷贬你无。”

一时竟令被一贬再贬的苏东坡

哑口无言，低头痛悟。待抬头

追寻，村姑不见了，却见大雨倾

盆而下，把桥淹没了。正在东

坡为难之际，一老者化杖为桥，

使东坡得以通过。这位老者便

是铁拐李，而那位村姑便是何

仙姑。从此，这座桥便叫会仙

桥了。

走上会仙桥，顿觉桥也斑驳，

传说也斑驳。本该仙气飘飘的

桥，却因有了东坡先生的足迹，而

沾染了人间可爱的气息。这气息

不因苍苔寒露而清冷，不因时光

遗忘而自弃。正如东坡先生所言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想来

这会仙桥也是自渡渡人吧。

在罗浮山长生不老的秘境

里，人们想从《抱朴子》《金匮药

方》《神仙传》里找寻葛洪诱人的

丹药，而我只想在葛洪的洗药池

旁，找寻东坡亭。这座建于清朝

道光年间的东坡亭灰瓦青石，历

久弥新。亭柱上刻有一副楹联：

“丹灶药池留胜迹，鸟声花影得

仙机。”亭内梁上挂着木牌匾，上

书“花香静处寒天月”七字。东

坡亭右侧，东坡先生写下的《次

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其一》被

后人置于木刻之上。我用手轻

轻抚摸着“罗浮高万仞，下看扶

桑卑”的字迹，驻足良久。

心中若时有罗浮之高耸，

则万物皆渺小不值提；灵魂若

可不被一事一物所困，自由出

入于儒释道，则身心便可行如

山风、影如流云，花影鸟声皆得

仙机。

人生，到最后，或许就是破

“我执”的逆旅。

得道长生与否，隐逸高风

与否，名垂青史与否，成佛开悟

与否，其实都不重要。目的即

“我执”，“我执”终须破。只要

修身修心，身心灵皆合和，物我

两忘，便可如罗浮一般，自由逍

遥，屹于烟霞。

东坡先生是否正是感悟于

此呢？我想，这也许正是罗浮

山赋予东坡先生的灵魂安抚的

意义吧。

风起渔村

■■ 梁云山

（外一首）

等我一百多年的渔村

比等我几亿年的北部湾

苍老很多

我的第一声啼哭，如涛

第二声，如诗

到海边的木麻黄树下睡觉

可倾听渔村的忧愁

可清晰地听到

几十年前太奶奶的哭泣

通向大海的小路

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站起

老高老高的，还擎着白白的

目光

曾经，渔灯是盼望的边缘

是梦的中心

漫天大霜那年，海最仁慈

那敞开的胸怀

长满了，地里歉收的庄稼

木船的记忆虽已褪色

但如果月光不纯

就往往有风暴喷薄而出，不

停地叫嚣

炊烟总是飘向海，不是因为

感恩

是因为炊烟的下面

有思念，向着大海

路尽头的大海
是梦的故乡

八千里路云和月

你从草原来，到达蔚蓝的故乡

梦的故乡

从207国道的尽头再往前走

还能走进海市蜃楼


